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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臻

自
中
國
人
富
裕
起
來
後
外
出
旅
遊
是
近
年
來

最
熱
門
的
事
，
在
內
地
各
省
旅
、
港
澳
旅
已
經

未
能
滿
足
他
們
，
隨

歐
美
亞
洲
、
東
南
亞
的

旅
遊
簽
證
放
寬
，
內
地
居
民
出
國
旅
行
是
必
然

火
紅
，
中
國
國
民
外
遊
以
消
費
力
強
聞
名
，
但

亦
以
財
大
氣
粗
，
不
懂
社
交
禮
儀
出
名
，
令
各
地
賺

旅
遊
生
意
的
人
又
愛
又
恨
，
經
常
聽
到
人
說
：﹁
某

地
方
好
玩
，
不
過
被
強
國
人
攻
陷
了
；
某
地
方
好

靚
，
趁
強
國
人
未
去
到
快
些
去
玩
玩
先
。﹂
哎
呀
！

中
國
遊
客
真
的
那
麼
不
堪
嗎
？
其
實
只
要
自
重
就
不

會
成
為
別
人
的
話
柄
。

筆
者
經
常
會
為
中
國
遊
客
解
釋
，
因
為
他
們
少
機

會
出
國
見
世
面
，
接
觸
不
到
太
多
東
西
自
然
不
懂
，

對
有
些
社
交
知
識
根
本
沒
概
念
，
一
些
來
自
農
村
的

人
生
活
習
慣
不
同
大
城
市
的
人
，
沒
那
麼
注
重
儀

態
。
正
如
香
港
人
早
期
外
遊
也
常
被
投
訴
聲
音
嘈

吵
，
任
何
事
物
發
展
也
有
個
過
程
，
事
實
也
是
如

此
，
看
看
來
港
玩
的
內
地
旅
客
，
由
不
習
慣
排
隊
搭

車
，
排
隊
去
廁
所
的
，
如
今
都
會
習
慣
了
，
所
以
大

部
分
人
都
是
喜
歡
文
明
的
，
但
有
部
分
人
仍
舊
是
很

頑
固
，
不
願
意
改
變
自
己
的
生
活
習
慣
，
覺
得
沒
甚

麼
大
不
了
。

有
人
曾
跟
過
一
些
內
地
旅
行
社
搞
的
旅
行
團
，
幾

天
的
行
程
內
經
常
發
生
口
角
或
者
因
爭
東
西
吃
而
吵

架
甚
至
動
手
，
都
是
因
為
爭
取
食
用
物
品
引
起
。
本
來
去
旅
行

就
是
求
開
心
，
搞
成
如
此
真
的
沒
意
思
。
講
責
任
就
是
旅
行
社

人
員
有
責
任
，
只
要
你
能
保
證
每
個
旅
客
得
到
同
等
食
用
物

品
，
相
信
他
們
不
會
爭
先
恐
後
；
就
是
接
待
服
務
不
周
到
。
若

先
到
先
得
，
遲
了
拿
的
可
能
沒
有
了
，
客
人
自
然
爭
先
恐
後
。

然
而
在
內
地
旅
遊
大
家
都
是
自
己
人
，
看
慣
了
，
不
會
有
太
多

批
評
聲
音
；
但
到
了
外
國
地
方
就
不
同
，
別
人
會
特
別
不
順

眼
，
希
望
國
人
外
遊
真
的
要
先
學
習
一
下
文
明
的
社
交
禮
儀
，

不
要
給
人
刁
民
形
象
，
需
知
道
你
一
人
的
行
為
足
以
損
害
國
家

利
益
及
形
象
！
等
於
一
個
無
良
奶
粉
商
可
以
毀
掉
整
個
奶
粉

業
。有

些
遊
客
的
行
為
根
本
不
是
他
們
沒
有
社
交
知
識
問
題
，
而

是
個
人
修
養
問
題
，
就
算
要
爭
取
權
益
也
要
講
文
明
，
講
理

性
，
不
是
行
動
粗
暴
。
正
如
日
前
剛
發
生
的﹁
在
一
班
由
曼
谷

飛
往
南
京
的
亞
洲
航
空
公
司
的
航
班
上
，
4
名
中
國
遊
客
在
客

機
內
爭
執
，
其
中
一
個
女
乘
客
向
機
艙
服
務
員
潑
開
水
，
另
一

個
男
乘
客
曾
將
果
殼
、
食
物
等
倒
在
通
道
上
，
然
後
亂
踩
，
令

航
班
被
迫
折
返
。﹂
這
成
為
國
際
新
聞
，
也
成
國
際
笑
柄
，
已

嚴
重
損
害
國
人
整
體
形
象
。
這
幾
個
人
簡
直
不
知
自
己
行
為
的

嚴
重
性
，
飛
機
在
天
上
，
安
全
是
首
要
，
百
多
二
百
條
人
命
在

手
，
萬
一
有
意
外
你
擔
當
得
起
嗎
？
不
滿
意
可
以
投
訴
，
不
是

用
流
氓
手
段
解
決
。
國
家
旅
遊
局
要
求
相
關
機
構
調
查
事
件
，

依
法
懲
處
，
擬
將
涉
事
遊
客
不
良
行
為
信
息
通
過
省
旅
遊
行
業

協
會
納
入
個
人
信
用
不
良
紀
錄
。
做
法
很
正
確
，
雖
然
如
今
廿

一
世
紀
，
國
家
未
必
需
要
將
國
民
管
得
那
麼
嚴
，
但
凡
事
因
應

國
情
而
定
，
國
家
不
發
出
強
烈
訊
息
，
國
民
未
必
重
視
。
國
家

由
人
民
組
成
，
中
國
需
要
與
世
界
接
軌
，
國
民
的
思
維
也
要
與

世
界
接
軌
，
教
育
國
人
外
遊
常
識
是
必
須
的
。
中
國
要
真
正
列

入
世
界
強
國
，
受
人
尊
重
，
國
人
質
素
亦
要
強
，
若
果
人
人
抱


以
金
錢
多
大
晒
的
心
態
與
人
交
往
是
不
會
受
到
尊
重
，
只
會

稱
你
為
暴
發
戶
、
土
豪
，
不
是
真
富
豪
。

國人質素強國家更強

幾
十
年
前
，
有
個
很
時
髦
的
詞
，
盡
人
皆
知
。

那
個
詞
是﹁
反
潮
流﹂
。

那
時
的
人
對
政
治
感
興
趣
，
對
生
活
不
屑
一

顧
。
因
此
，
反
的
大
多
是
政
治
上
的
潮
流
，
對
生

活
的
潮
流
並
不
願
勞
神
費
心
，
好
在
那
時
人
們
活

得
沒
滋
沒
味
，
倒
也
實
在
拿
不
出
什
麼
好
反
的
。

現
代
人
是
活
得
越
來
越
精
細
了
，
突
然
發
現
了

﹁
我﹂
存
在
於
天
地
之
間
，
於
是
無
論
多
小
的﹁
我﹂

都
被
點
綴
得
琳
琅
滿
目
。
這
還
不
滿
足
，
先
生
小
姐
們

不
但
愛
領
導
潮
流
，
更
愛
製
造
潮
流
。

這
種
製
造
潮
流
的
習
慣
，
正
在
成
為
最
新
的
潮
流
。

本
來
挺
正
常
的
習
慣
，
偏
愛
打
破
，
並
且
形
成
時

尚
。
慢
慢
地
，
這
種
潮
流
變
得
和
它
們
本
來
的
面
目
毫

不
相
干
，
讓
人
覺
得
完
全
成
了
另
外
一
回
事
。

這
道
理
幾
句
話
說
不
清
，
我
舉
幾
個
例
子
。

比
如
說﹁
健
身﹂
，
這
玩
意
兒
剛
興
起
那
陣
，
鄙
人
也
想
趕
個

潮
流
。
托
人
弄
個
優
惠
卡
，
到
現
場
一
看
，
差
點
沒
樂
死
。
一
群

﹁
有
身
份﹂
的
男
女
，
全
擠
在
一
塊﹁
走
路﹂
、﹁
跑
步﹂
、

﹁
划
船﹂
、﹁
騎
自
行
車﹂
。
之
所
以
都
得
用
引
號
把
這
些
事
兒

包
起
來
，
是
因
為﹁
這
些
事﹂
和
本
來
的﹁
那
些
事﹂
似
像
非

像
。
走
路
不
在
大
路
上
、
划
船
不
在
水
面
上
、
騎
車
不
在
座
墊

上
，
總
差
那
麼
一
點
點
。

但
如
果
你
要
愚
蠢
地
向
這
些
人
建
議
：
到
小
路
散
步
，
到
公
園

划
船
，
到
馬
路
騎
車
，
你
一
定
會
碰
釘
子
，
他
們
會
眾
口
一
詞
地

向
你
抱
怨
，
他
們
沒
空
。
彷
彿
他
們﹁
健
身﹂
用
的
不
是
時
間
。

他
們
花
錢
在
屋
子
裡
極
其
耐
心
地
騰
、
挪
、
跳
、
躍
，
也
不
願
在

真
的
路
上
走
一
走
、
跑
一
跑
、
騎
一
騎
。
比
如
走
路
上
下
班
，
嫌

慢
的
話
，
可
以
走
路
、
騎
車
。
這
樣
，
健
身
和
時
間
不
就
統
一

了
。
但
他
們
偏
不
。

為
什
麼
？
真
實
的
原
因
是
，
他
們
怕
掉
價
。
他
們
想
告
訴
你
他

們
有
錢
，
他
們
更
想
告
訴
你
他
們
有
品
味
。

再
比
如
，
國
人
在
生
活
習
慣
上
與
國
際
慣
例
也
接
軌
得
迅
速
。

街
上
總
是
流
行
這
樣
的
對
話
：

喜
歡
吃
什
麼
？

吃
素
。

喜
歡
喝
什
麼
？

喝
水
。

喜
歡
穿
什
麼
？

穿
布
。

想
想
納
悶
，
黃
頭
髮
藍
眼
睛
那
些
人
，
從
小
吃
牛
肉
喝
牛
奶
，

體
內
牛
勁
十
足
，
自
然
得
用
素
菜
調
劑
調
劑
。
吾
國
經
過
三
年
困

難
時
期
，
多
少
輩
都﹁
以
飯
為
主
，
鮮
吃
別
樣﹂
。
這
些
年
改
革

開
放
，
正
應
該
多
吃
點
葷
的
，
把
身
子
骨
養
壯
實
點
。
此
外
雖
說

這
些
年
油
星
子
多
了
點
，
但
還
遠
未
到
改
變
人
體
結
構
的
地
步
，

豈
不
料﹁
素
食
主
義﹂
異
軍
突
起
。
舉
國
上
下
齊
齊
吃
素
，
豬
牛

羊
一
時
失
寵
，
青
菜
蘿
蔔
身
價
百
倍
。
所
以
到
了
酒
樓
，
俗
人
便

不
好
意
思
開
口
，
任
雅
人
們
點
些
清
淡
的
，
吃
完
了
回
家
來
碗
麵

條
煮
雞
蛋
。

前
陣
子
，
有
一
本
書
很
是
熱
鬧
，
書
名
叫
︽
格
調
︾
。
看
的
人

都
覺
得
很
有
趣
，
之
所
以
覺
得
有
趣
，
是
因
為
對
號
入
座
覺
得
自

己
屬
於
書
上
稱
讚
的﹁
上
等
人﹂
。
某
人
如
發
現
自
己
的
習
慣
與

書
中
分
類
不
符
，
便
找
個
沒
人
的
地
方
細
細
參
研
，
努
力
使
自
己

中
規
中
矩
。
一
時
，
格
調
成
了
不
乾
膠
，
哪
都
貼
，
人
人
都
怕
被

評
價
為﹁
真
沒
格
調﹂
。

誰
知
道
，
洋
人
同
咱
們
同
胞
開
了
個
小
玩
笑
。
最
近
據
報
紙
披

露
，
那
位
仁
兄
的
書
本
是
幽
默
作
品
，
調
侃
了
美
國
的
一
些
人
和

事
，
並
沒
打
算
讓
你
相
信
。
結
果
美
國
人
倒
沒
怎
麼
真
信
，
中
國

的
知
音
們
卻
信
得
一
塌
糊
塗
。
這
些﹁
知
音﹂
中
有
知
識
分
子
，

也
夾
雜

大
量
的﹁
知
識
混
子﹂
。

潮
流
就
是
這
麼
個
東
西
，
你
把
它
當
回
事
，
它
還
真
像
那
麼
回

事
。那

就
別
把
它
當
回
事
。

潮 流

近
年
，
以
名
女
人
為
對
象
的
傳
記
電
影
陸
續
有
來
，

繼
許
鞍
華
以
︽
黃
金
時
代
︾
命
名
的
蕭
紅
傳
記
後
，
現

正
在
香
港
上
映
的
︽
摩
納
哥
王
妃
︾
則
講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荷
里
活
女
星G

race
K
elly

嫁
給
該
國
王
子
後
的

故
事
，
但
由
於
她
車
禍
逝
世
逾
三
十
年
，
知
名
度
不

高
，
反
應
一
般
。

拍
人
物
傳
記
，
除
了
主
角
的
歷
史
地
位
和
知
名
度
外
，
人

物
本
身
的
傳
奇
性
也
是
一
個
賣
點
，
這
令
我
想
到
旅
法
女
畫

家
潘
玉
良
。
北
京
女
導
演
黃
蜀
芹
九
四
年
曾
拍
過
她
的
傳
記

︽
畫
魂
︾
，
並
由
張
藝
謀
監
製
，
鞏
俐
主
演
，
但
由
於
當
時

的
製
作
條
件
和
行
銷
手
法
都
不
夠
先
進
，
影
響
不
大
。

如
今
，
事
隔
二
十
年
，
明
年
時
值
她
一
百
二
十
歲
冥
壽
，

美
術
界
或
許
會
有
些
紀
念
活
動
，
要
是
有
人
拍
其
傳
記
，
在

文
化
價
值
和
市
場
價
值
上
看
，
都
會
是
不
錯
的
。

幾
個
月
前
在
香
港
藝
術
館
舉
行
的
︽
巴
黎
．
丹
青
：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畫
家
展
︾
就
包
括
她
的
多
幅
作
品
，
尤
其
是
裸

體
畫
，
如
︽
穿
紅
色
旗
袍
的
裸
女
︾
，
展
刊
更
以
其
︽
坐


的
裸
女
︾
作
封
面
，
反
映
其
裸
女
作
品
的
象
徵
性
地
位
。

生
於
一
八
九
五
年
的
潘
玉
良
經
歷
傳
奇
，
一
歲
喪
父
，
八

歲
喪
母
，
十
三
歲
時
被
好
賭
的
舅
舅
賣
給
蕪
湖
妓
院
，
嘗
盡

人
間
酸
苦
，
就
在
走
投
無
路
時
，
遇
到
改
變
她
一
生
的
男

人
︱
︱
蕪
湖
海
關
監
督
潘
贊
化
為
十
七
歲
的
她
贖
身
，
還
不

顧
名
譽
地
納
她
為
妾
。
為
報
答
這
位
恩
人
，
她
將
原
姓
張
改

為
潘
。

在
愛
才
丈
夫
的
鼓
勵
和
資
助
下
，
她
開
始
學
畫
畫
，
並
以
素
描
第
一

名
的
成
績
考
進
上
海
美
術
專
科
學
校
，
畢
業
後
又
考
取
公
費
留
法
資

格
，
成
為
里
昂
中
法
大
學
的
第
一
批
留
學
生
。
然
而
，
當
她
學
成
歸
來

在
上
海
和
南
京
當
教
授
時
，
卻
因
為
新
潮
的
藝
術
主
張
和
個
人
出
身
遇

到
非
議
乃
至
攻
擊
，
不
得
不
再
出
國
，
四
十
年
後
客
死
他
鄉
，
卻
留
下

遺
囑
：
將
數
千
幅
作
品
運
回
安
徽
老
家
。

像
很
多
生
前
貧
困
的
藝
術
家
一
樣
，
她
的
作
品
也
在
其
病
故
數
十
年

後
巨
幅
升
值
，
其
一
九
四
六
年
作
品
︽
窗
邊
裸
女
︾
在
保
利
香
港
今
年

春
季
拍
賣
會
上
，
以
三
千
四
百
五
十
萬
港
元
成
交
，
刷
新
個
人
紀
錄
。

西
方
價
值
觀
重
視
個
人
價
值
，
這
也
體
現
在
對
偶
像
的
崇
拜
和
懷
念

上
。
平
凡
女
子
在
特
定
時
期
成
為
眾
人
愛
戴
的
對
象
或
備
受
爭
議
的
人

物
，
往
往
反
映
當
時
的
社
會
現
象
和
時
代
特
性
，
其
個
人
的
跨
階
級
成

就
也
予
人
希
望
。

傳奇女畫家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重
遊
日
本
，
不
在
乎
看
風
景
，
也
沒
有
因
為
日
圓

貶
值
刻
意
買
平
貨
，
還
是
像
過
去
一
樣
，
主
要
看
民

情
，
其
實
物
價
也
只﹁
平﹂
在
歐
美
名
牌
衣
物
之

類
，
基
層
並
無
得
益
，
大
不
了
受
惠
在
麥
記
其
中
一

款
漢
堡
包
只
賣
一
百

而
已
。
︵
相
當
於
港
幣
六
元

六
角
︶

經
濟
低
迷
，
生
意
人
對
中
國
遊
客
特
別
關
注
，
晨
早
電

視
節
目
教
說﹁
中
國
語﹂
，
顯
然
是
為
打
工
仔
上
班
前
做

好
跟
中
國
顧
客
溝
通
的
功
課
，
可
說
用
心
良
苦
。

過
去
有
人
大
讚
日
本
的
牛
肉
飯
，
好
吃
到
天
上
有
地
下

無
，
彈
到
香
港
同
一
品
牌
的
日
式
快
餐
店
牛
肉
飯
，
一
文

不
值
，
於
是
好
奇
光
顧
一
次
，
反
而
覺
得
香
港
水
準
更
勝

一
籌
。
倒
是
隨
團
自
費
吃
過
神

牛
柳
，
女
士
手
掌
般
大

小
盛
惠
千
多
元
港
幣
，
的
確
是
軟
滑
肉
甜
，
不
過
付
得
起

千
多
元
吃
一
片
牛
肉
，
在
香
港
不
難
吃
到
品
質
類
同
的
肉

食
；
也
聽
人
說
在
日
本
本
土
出
售
那
種
什
麼﹁
丁﹂
字
牌

即
食
麵
，
比
外
銷
到
香
港
的
好
吃
千
倍
，
可
是
日
本
老
朋

友
笑
說
：﹁
日
本
人
都
不
吃
這
個
麵
！﹂
也
真
是
隔
籬
婆

仔
飯
焦
香
；
還
有
香
港
人
熱
愛
的
壽
司
呢
，
在
食
店
林
立
的
街
道

上
，
午
餐
時
什
麼
形
式
小
攤
檔
的
包
點
粥
粉
麵
都
有
人
愛
吃
，
偏
偏

就
沒
見
過
有
人
吃
壽
司
，
只
有
七
彩
繽
紛
的
壽
司
攤
檔
獨
憔
悴
。

都
說
日
本
人
口
味
愛
清
淡
，
可
是
好
幾
家
日
式
食
肆
就
嫌
味
道
過

濃
，
是
否﹁
遷
就﹂
中
國
食
客
就
不
得
而
知
。

最
見
日
本
色
彩
的
，
還
是
放
學
時
間
，
小
鳥
般
擠
進
地
鐵
那
七
八

個
穿

深
藍
校
服
、
戴

深
藍
大
圓
邊
帽
的
小
學
生
，
清
一
色
脣
紅

齒
白
，
都
長

一
雙
輪
廓
鮮
明
好
看
的
善
良
耳
朵
，
嘻
嘻
哈
哈
你
掃

一
下
我
臉
珠
我
掃
一
下
你
臉
珠
，
或
者
以
音
樂
般
節
奏
輕
輕
指
拍
對

方
的
布
書
包
作
樂
，
同
式
樣
的﹁
書
包﹂
每
人
都
有
兩
個
：
背

那

個
棕
色
硬
皮
的
光
潔
漆
亮
四
方
等
邊
；
腰
前
那
個
是
扁
方
形
深
藍
帆

布
包
，
都
跟
熨
得
平
滑
潔
白
衣
領
相
輝
映
，
形
象
清
爽
，
就
是
教
人

眼
前
一
亮
。
如
果
他
們
歡
樂
的
童
真
，
不
會
受
到
︿
文
部
省
教
科

書
﹀
什
麼﹁
進
入
中
國﹂
誤
導
，
長
大
後
能
多
看
他
們
夏
目

石
、

大
江
健
三
郎
等
良
心
作
家
對
中
國
的
熱
愛
，
就
是
我
們
下
一
代
的
好

兄
弟
了
。

遊日新觀感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日
本
三
景
中
，
仙
台
松
島
、
宮
島
嚴
島
神

社
先
後
遊
過
，
唯
獨
京
都
府
北
部
的
天
橋

立
，
一
直
提
不
起
興
趣
，
若
非
此
番
遊
丹
後

半
島
，
也
未
必
把
天
橋
立
排
入
行
程
！

天
橋
立
位
於
日
本
京
都
府
的
北
部
，
在
面

臨
日
本
海
的
宮
津
灣
內
，
是
一
個
特
殊
的
自
然
景

觀
，
因
為
地
殼
的
推
擠
作
用
，
在
海
上
形
成
一
個

沙
洲
地
形
、
全
長
約
三
點
六
公
里
、
寬
四
十
至
一

百
米
的
沙
堤
，
從
宮
津
灣
西
岸
的
丹
後
半
島
的
江

尻
伸
向
宮
津
灣
。
因
潮
汐
堆
積
起
來
的
沙
所
形
成

的
沙
堤
上
，
生
長

約
八
千
棵
松
樹
，
天
橋
立
成

了
白
沙
綠
松
相
映
的
極
美
之
地
，
和
廣
島
縣
的
宮

島
、
宮
城
縣
的
松
島
並
列
為﹁
日
本
三
景﹂
。

至
於﹁
天
橋
立﹂
這
地
名
，
相
傳
是
指
人
們
如

果
站
在
沙
洲
北
端
的
傘
松
公
園
或
南
端
的
飛
龍
觀

兩
處
地
勢
較
高
的
山
頭
，
背
對

沙
洲
站
立
並
低

頭
從
自
己
的
胯
下
朝
後
望
時
，
會
看
到
沙
洲
猶
如

一
條
往
天
上
斜
伸
而
去
的
橋
樑
，
因
而
得
名
。

天
橋
立
的
特
色
就
是
那
長
達
三
點
六
公
里
的
沙

洲
，
上
面
被
茂
密
的
松
樹
叢
林
覆
蓋
，
天
橋
立
連

接
的
兩
岸
之
間
，
可
以
選
擇
步
行
︵
一
小
時
︶
或

搭
乘
接
駁
船
︵
十
二
分
鐘
︶
，
沿
途
景
點
不
少
，
首
先
造
訪

的
是
智
恩
寺
︵
文
殊
堂
︶
，
這
座
寺
廟
歷
史
久
遠
，
興
建
於

公
元
八○
八
年
，
裡
面
供
奉

文
殊
菩
薩
，
很
多
人
為
了
學

業
考
試
來
這
裡
祈
願
。

到
了
對
岸
的
一
之
宮
，
就
是﹁
元
伊
勢
籠
神
社﹂
，
這
座

神
社
有
一
千
三
百
年
歷
史
之
久
，
外
觀
看
起
來
維
護
得
相
當

好
。
接

搭
乘
軌
道
車
上
山
，
軌
道
沿

坡
道
興
建
，
酷
似

香
港
的
太
平
山
纜
車
，
終
點
就
是
傘
松
公
園
的
展
望
台
，
從

這
裡
可
以
眺
望
天
橋
立
的
全
景
！

傘
松
公
園
的
另
一
吸
引
亮
點
，
就
在
路
邊
，
這
裡
沿
途
遍

植
楓
樹
，
楓
葉
的
顏
色
有
綠
、
有
黃
、
有
紅
；
只
要
放
眼
遠

望
山
坡
彼
岸
，
還
有
那
漫
山
遍
野
的
綠
、
黃
、
紅
…
…

日本三景天橋立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為了孩子上學，朋友在城東買了一套房子。搬
過去後，她發現小區附近有一塊荒地，平時孩子
不在家比較空閒，她從老家帶回玉米種子、農
具，開荒地、種玉米。一個暑假過去，再見到
她，皮膚曬得黝黑，人結實了不少，她笑着說：
「種種地，出出汗，特別舒服。今年天旱，玉米
長得不好，明年再種！」「明年多種，到時候碾
了玉米麵，想着給我留一些。」我笑着說道。
離開鄉村二十餘年了，但一說起玉米，我心底
的鄉愁會立刻睜開眼睛，甦醒過來。過去，晚夏
時節，收玉米的時候，都會跟着父母回姥姥家幫
着幹農活，我是伴着轟隆轟隆的收割機聲長大
的。玉米地裡有很多有趣的事情，那是我最初的
記憶。
耕種玉米和撫養孩子沒有什麼兩樣。拔苗、鬆
土、澆水、灌溉、除草等，都是細髮活，汗珠子
摔八瓣的勞作。剛長葉子的時候，玉米像是一位
綠衣天使，葉子翠綠得似乎要滴落下來，把人的
眼睛也染綠了；過上一段時間，葉子會拉長、變
成墨綠色，長出許多小玉米，而且開始抽穗，勃
勃的生機撲面而來，好像大地母腹的力量；待夏
初的時候，玉米花徐徐綻放，長在最頂端，從上
面飄下的黃色顆粒，輕輕柔柔的，用手摸摸很是
好玩，一陣風颳過，花穗興奮的起舞，漾起金色
的波浪，載着生命的律動感，和着歡快的嬉笑
聲，讓人徒生醉臥的念頭。
玉米的長勢十分驚人，他們好像是開過會商量
好了，晚上沒人的時候一起躥個兒，過上幾天再
去地裡看看，又是另一個樣子，讓人覺得不可思

議。將要成熟的時候，玉米最惹人注目，好像端
莊而豐滿的婦女，氣定神閒，不亢不卑，又搖曳
多姿，使人浮想聯翩。
從出苗到拔節的這段時間，玉米還有一個較為

關鍵的環節，叫做「蹲苗」，即農人常說的：
「敦實敦實。」天氣乾旱，葉子乾巴的時候，不
用急着澆水，「沒有水玉米不會乾枯死嗎？」我
曾擔憂的問道。母親解釋說：「不會的。沒有水
他們便不會往上生長了，但是他們會拚命的往下
扎根，用根去吸取土層裡的水分。過上一段時間
後，他們的根能夠扎得很深，也變得敦實，這個
時候，再進行澆水，玉米會長得非常壯實。」
原來，這是玉米的拔節啊。蹲，是成長的姿

態，也是自我的挑戰，接受太陽的炙烤和風雨的
洗禮，將根扎向泥土深層，獲得營養和豐饒；反
過來看，這難道不是另一種成長嗎？只有蹲得扎
實、經住考驗，才能擁有勢如破竹的本領。成
長，是一件摻不得半點偷懶的事情，於人、於農
作物，都是同樣的道理。經過磨礪，方能成大氣
候，耐住寂寞，才能有大格局。
玉米是最神秘的農作物，瞧她那繁複而講究的

衣着，身披黃燦燦的風衣，裡面還有好幾層紗
裙，想一睹她的容姿，得耐心地一層層剝開。這
些還不夠，她還擁有一副驕人的紅穗頭，高貴
着，炫耀着，像是紥頭的花飾，不，應是漂亮的
絲巾，是她獨有的飾品。當剝完葉子，見到露出
金黃色的籽粒，密密匝匝、有條有序的排列着，
那一瞬間，着實讓人感動。像剛出生的嬰孩一
般，清潔、稚拙、可愛，或許只有農人才有資格

撫摸，其他人功利心太重，生怕玷污了這些童叟
無欺又可親可愛的果實。
較早的時候，鄉村的農業機械化還未普及，沒
有脫粒機，收割回家的玉米，拿到屋頂上、庭院
裡晾曬，曬至七八成的時候，開始人工脫粒。脫
粒也講究技巧，單純用雙手搓玉米粒，速度較
慢，但一些老人愛這麼做，母親、舅舅、小姨都
是用螺絲刀當搓粒工具，搓得很麻利，還比較省
力。我覺得煞是新鮮，跟着大人一起搓粒，可不
一會兒工夫，便覺得手腕酸痛，沒了興趣。
母親的奶奶已經年過八旬，她坐在牆根的小板

凳上，用手搓玉米粒，那一雙長滿老繭的手，爬
滿了歲月的皺紋，佈滿的血管像老樹的根系；一
起一落的姿態，嫻熟而有序，彷彿是和着光陰的
節奏，格外迷人。農人一輩子，活到老幹到老，
他們停不下來，不能下地了，在家搓搓玉米，也
是滿足的。
玉米是他們的黃金，是老天的額外獎賞，也是

一生的最大報償。比起世上的金銀財寶，玉米不
會失竊，也不用擔心貶值，無論到什麼時候，有
玉米吃，總不會餓死。
玉米粒也要曬，晾在場院裡，或是公路上。我
迷戀一個溫暖的細節：傍晚收玉米時，用盛糧食
用的簸箕剷起來往布袋裡倒入的時候，金黃色的
玉米順勢而流，頃刻間，像是一條金色的河流，
將雙手插進玉米粒中，會徒生一種由內而外的自
足感。經過晾曬的玉米，泛有淡淡的醇香，有種
將要爆裂的喜悅。
玉米全身都是寶貝。先不說煮玉米、烤玉米，
單說這玉米粒，碾成麵子，可做成玉米糊糊，還
能夠製作各種主食，玉米麵餅子、玉米麵窩頭、
玉米麵煎餅等。上學後離開鄉村，每年初秋時
節，姥姥都會讓舅舅進城來送剛碾的玉米麵，這
已經成為和節氣同步的節日。她經常念叨：「今

年玉米長勢好，收成也好，剛碾的，香着咧！」
城市集市上也有賣玉米麵的，漸漸地覺着不稀罕
了，可是，還是自家碾得玉米純，不摻任何添加
劑，最主要的是有親情的味道。
前幾年，姥姥家舊村改造，住進樓房，沒有地
了，她卻收藏了一些玉米種子，放在瓶瓶罐罐
裡。沒過多久，她從附近尋摸到一塊荒地，費了
很大力氣開墾，撒上玉米種，繼續種玉米。鮮玉
米收回來煮着吃，嚐鮮，收穫的玉米碾成麵子，
分給兒女們，拿回家煮粥喝。種玉米已經成為她
的一種生活習慣，使她覺得，離着土地很近，甚
至從沒有離開過。
令我難以想像的是，患有老寒腿的她是怎麼一

點一點開墾荒地，又是怎樣從家裡的樓上拎着水
桶，踉踉蹌蹌的運送到玉米地。是多年養成的勞
作習慣？不，是骨子裡的頑強毅力，是對土地的
一往情深。已逝的散文家葦岸在《大地上的事
情》中說過：「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
農夫不會剝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長成
種粒。」姥姥種的是玉米，也是生命的希望。
玉米營養豐富，據專家說，玉米含有不飽和脂

肪酸，與玉米胚芽中的維生素E有協同作用，可
降低血液膽固醇濃度，預防其沉積在血管壁上。
而玉米對冠心病、「三高症」等也有治療作用。
玉米中有一種長壽因子叫谷胱甘肽，和硒元素生
成谷胱甘肽氧化酶，能夠延緩衰老、永葆青春。
清人吳其濬在《植物名實圖考》中記載道：

「山農之糧，視其豐歉，釀酒磨粉，用均米麥；
瓤煮以飼，稈乾以供炊，無棄物。」玉米秸稈既
能當柴火、燒鍋底，還能漚肥料、做沼氣，做牲
口飼料等，用途十分廣泛。玉米紅穗、玉米葉子
有很好的養生保健功效，用玉米穗子泡水喝可以
降血壓，這個偏方很多朋友都用過，效果不錯。

(上)

大地上的黃金

百
家
廊

鍾

倩

聖
誕
的
誕
，
自
然
是
指
誕
生
的

意
思
。
不
過
，
誕
的
本
意
，
原
來

不
單
止
指
出
生
和
生
辰
，
還
有
其

它
意
義
。
︽
荀
子
︾
說
：﹁
口

啍
，
誕
也
。﹂
，
口
啍
即
是
誇
大

的
意
思
。
那
麼
聖
誕
，
是
否
含
有
耶
穌

被
誇
大
為
聖
人
呢
？
不
然
也
不
會
有
聖

誕
節
的
誕
生
。
不
過
，
如
果
說
有
誇

大
，
也
是
翻
譯
上
的
誇
大
，
因
為
英
文

並
沒
含
有
聖
的
意
義
。
以
此
推
論
，
想

來
當
年
翻
譯
這
個
西
方
節
日
時
，
譯
者

一
定
是
基
督
徒
了
。
如
果
譯
者
是
佛
教

徒
，
不
會
譯
作
聖
誕
，
而
可
能
會
像
現

今
台
灣
把
這
節
日
更
改
成
的
耶
誕
吧
。

誕
亦
有
荒
誕
、
虛
妄
和
欺
騙
的
意
義
。
但
是
，

聖
誕
卻
沒
有
一
點
虛
妄
，
亦
不
荒
誕
，
更
貨
真
價

實
絕
無
欺
詐
之
嫌
疑
，
只
不
過
是
聖
這
個
神
聖
的

字
眼
，
特
別
封
給
西
方
的
耶
穌
而
已
。
如
果
有
一

點
點
欺
騙
的
意
思
，
那
就
是
不
把
中
國
的
聖
人
放

在
眼
內
，
騙
了
所
有
的
中
國
人
罷
了
。

誕
，
更
有
放
肆
和
放
縱
的
含
義
。
確
實
，
每
逢

聖
誕
節
時
，
我
們
都
會
放
縱
一
下
自
己
，
吃
頓
大

餐
，
縱
情
歡
樂
，
把
胃
納
和
心
情
都
釋
放
。
只

是
，
在
香
港
，
聖
誕
過
後
通
常
都
是
學
校
考
試
的

開
始
，
如
果
太
放
縱
自
己
，
考
試
成
績
有
可
能
變

成
耶
穌
復
活
的
特
有
物
品
：
彩
蛋
。

誕
亦
有
信
的
意
義
。
所
以
聖
誕
節
，
信
教
者
認

為
無
必
要
更
改
名
稱
，
而
不
是
基
督
教
信
徒
的

人
，
就
認
為
有
必
要
了
。
只
是
聖
誕
節
的
叫
法
在

香
港
已
經
叫
了
幾
十
年
，
不
管
是
不
是
教
徒
，
都

相
信
一
件
事
是
恆
真
的
，
就
是
到
了
那
天
，
一
定

放
假
。
這
是
打
工
仔
的
佳
音
。

今
年
的
聖
誕
節
，
應
該
做
些
什
麼
事
來
慶
祝

呢
？
有
一
個
詞
叫
誕
應
，
是
指
順
應
和
接
受
。
在

聖
誕
節
這
個
普
天
同
慶
的
日
子
即
將
來
臨
之
際
，

港
人
何
不
順
應
民
意
，
接
受
呼
籲
，
不
再﹁
佔

領﹂
道
路
，
讓
市
民
無
障
礙
地
歡
欣
一
番
？

誕 隨想
國

興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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